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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赏 析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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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点

6月17日至23日，由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与国家广电总局
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共同主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国新片电影频
道传媒大奖”将在上海再掀大幕，今年的电影频道传媒大奖共吸
引了近 200 部国产新片报名参评，最终《甲午大海战》《第一次》

《画圣》《查无此人》《跑出一片天》《暴走妈妈》《纽约客@上海》《骆
驼客》《危机公关》《百万巨鳄》以及《平壤之约》共 11部影片成功
突围，将角逐包括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
在内的12个奖项。

电影频道传媒大奖是一个旨在推动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扶持
国产新片、推介电影新人的专业电影奖项，自 2004年创办以来，
始终将评审大权赋予广大媒体从业者，凭借媒体人士的专业眼
光，对参评影片作出公正的评价。2012年，走进第9个年头的传媒
大奖无论是公正性、权威性还是影响力、知名度都得到了普遍的
认同和肯定。在历届电影频道传媒大奖上获奖的国产新片，除了
对票房起到巨大的拉动作用，更在国内外的电影节上屡有建树，
其中就包括广受观众喜爱的《求求你！表扬我》《千钧一发》《吴清
源》《海洋天堂》《钢的琴》《白银帝国》《Hello！树先生》等片，而张
猛、韩杰等一批年轻导演也凭借这个舞台跃入大众视野，电影频
道传媒大奖已逐渐成为国产影片的试金石和一些电影奖项的风
向标。

众所周知，媒体人一方面熟悉普通观众的品位与爱好，另一
方面又对电影有着独到而深刻的专业见解，他们的选择也颇具代
表性。去年第8届电影频道传媒大奖就吸引了来自各地的260余
家媒体、284位记者参与投票，参评人数和投票数均创历史新高。
随着影响力的提升和品牌标识的确立，今年电影频道传媒大奖的
参与度和专业度都将超越往届，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今年特别
评审团的阵容再度壮大，由来自报纸、杂志、网络、电视、广播等媒
体单位以及影评机构的近 70位记者和影评人组成，他们将发挥
媒体人的特质，全程参与 11部影片的看片会，投出公正的一票，
助力国产新片、助力电影频道传媒大奖。 （影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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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之言

当代中国画的革新创造，似以花鸟画为最难。这不仅
因为传统花鸟画大师辈出，画法风格完备，难以超越，也
因为花鸟题材对革新的限制很大——既不像人物那样有丰
富的历史性、包容性与可变性，也不像山水那样是人类生
存的直接环境。换言之，花鸟画没有人物与山水那么多可
画的“内容”与“表情”。这既是花鸟画形式相对稳定的外
在基础，也是花鸟画变革的难点所在。

当代花鸟画，特别是工笔与半工写花鸟画，多突出环
境描写，如天空、土地、河泊、流云、树木等等。这类强
化了环境刻画的花鸟画，与传统的折枝模式有很大不同。
折枝模式重视对花鸟自身的刻画，如鸟儿的飞动、跳跃、
鸣叫、捕食，花朵的形色、姿致、照应等，背景多留白，
即便画环境，也只作局部刻画；当代突出环境的作品弱化
了花鸟本身，强化了对时间与空间境界的营造，不留或少
留白底。我们不妨将后者称作“造境模式”。对画家来说，
重要的不在选择哪种模式，而在选定模式之后的创造。

张静伯是“造境模式”的妙手。他学过雕塑、版画，
创作过连环画，教过素描、水粉；近20年专攻中国画，能
画人物、风景和花鸟。改革开放的时代环境，多种技能与
经验的积累，使他眼界开阔，而对造型与色彩的天赋敏
感，以及较强的综合能力，使他能把工笔与写意、水墨与
水粉融会为一，造出自己的情境和风格。

“自己的情境”，是说他能将花鸟置放于独特的云雾、
天光、水土或霞色之中。这些“伴景”多变幻，意象完
整，色调幽寂。花与鸟是静态的，大抵以工笔画出；景物
是动态的，大抵以水墨间水彩水粉的写意手法画出，或以
浓淡墨渲染，或施铅粉，或泼色彩。这些景色是背景，也
是前景，是画面主角的一部分。画家呈现的是特定情境中
的花鸟，突出的是有花鸟的情境。我们看到了花鸟，也感
受到了流动不息、空茫静寂的大自然。

“伴景”的处理特点是不露笔痕，墨色透明或不透明，
朦胧混沌，含蓄微妙。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在纸的背面
泼墨铺粉的画法。画家把白粉看得和水墨同样重要，在他
的手里，忽隐忽现的白粉使画面变得协调，与水墨交融、
近于抽象的粉白点块斑驳陆离，与高度形似的花鸟形成有
意味的对比。一般说来，水墨写意忌用粉色，因为它的不
透明性与透明的水墨材质容易产生对抗。在背面施粉，弱
化了白粉的覆盖力，也使画面变得柔和，变得有厚度感。
绘画是一种巧用媒材的艺术，画家可以把冰冷的材料变得
有体温、有感情，使有限的材料产生无限的可能性。

张静伯的画法与风格已经相当成熟。成熟的艺术，可
能由熟返生，得以升华；也可能流于风格的熟练，逐渐风
格化，因自我重复而失去活力。这是大多数成熟艺术家面
临的严峻课题。张静伯正当盛年，期望着他的自我超越。

国家大剧院历时两年酝酿、与中共北京市通
州区委、通州区人民政府联合打造的歌剧《运河
谣》将于 6 月 21 日至 24 日与观众见面，这是大剧
院制作的首部以民族唱法为载体的原创民族歌
剧。日前，作曲家印青向记者介绍了该剧的创作思
路和艺术追求。

民族歌剧创作的最难之处在于如何将西洋的
咏叹调、宣叙调与中国民谣相结合。印青认为，在
技术上要借鉴西方歌剧的创作手法与技巧，在民
族感的体现上“取其魂、取其神”，不完全追求形
似，而更重视神似，将民谣的悠扬和歌剧的张力进
行良好地融合体现，让中国观众听着好听、顺耳。
他认为，西洋歌剧的宣叙调往往不太符合中国观
众的欣赏习惯，为此他在创作中力图将宣叙调“中
国化”，让中国观众觉得顺耳好听，特别遵循了中
国人讲究的“一板一眼”、“一板三眼”的语言律动。

印青认为写“运河”要有力度和史诗感，体现
出气节，而写“谣”必然要亲切好听可以传唱，两者
缺一不可。“《运河谣》是为中国观众、为当下观众
而写的。它更符合现代观众的欣赏口味，我希望谱
写出的是真正具有现代风貌和民族气韵的作品。
因为大剧院做的民族歌剧应该有它的标志性和标
杆性。” （徐 健）

舞蹈创作中形式与内容无法切合统一，一些舞
蹈作品异彩纷呈，却分不清民族、看不出舞种，舞蹈
成了服装展示、技巧炫耀的媒介，却不见其本身的
艺术价值，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如何改观？

首先，不可否认中西文化的珠联璧合对中国舞
蹈的推动作用。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
传统舞蹈中，以叙事、抒情的手法感染自己以愉悦
对方的思维模式，随着时代的进步不足以满足人们
的审美需求。此时，西方舞蹈中关注于人自身发展
的认知思路，感召着不满足于陈规的中国舞者。身
体的每个部位不再按照模式化的轨迹运动，代之以
在空间中的任意流动。舞蹈作品的创作不拘于叙
事与抒情，更关注意识的碰撞。创作手法中任意与
拼贴代替了对称与重复，这种随意的、更为人性的
的创作手段似乎唤醒了人们对于身体的感知意识，
因而广为流传。至此，西方舞蹈的意识形态自然为
中国现当代舞蹈打开了一扇窗。于是，这种无法触
及的心灵体验与创作手法在中国的民族民间舞与
古典舞的创作中被吸纳兼容。由于舞蹈呈现的时
间受限，在吸纳的同时自然会有摒弃，而被丢弃的
部分恰是中国舞蹈传统中的精神气质——那种广
为人知的民族性舞蹈语汇不见了。

其次，人们对感官刺激的追求远大于艺术审美
价值的追寻。家喻户晓的《千手观音》虽是以中国
传统的敦煌壁画为原型，但究其成功之处，也大多
是由于给予观众的视觉冲击。以情而动、以动而跃
是舞蹈中技术技巧形成之精髓。随着舞蹈作品数
量的突飞猛进，技术技巧被置于过分强调的位置。

从舞蹈本身的发展来看，演员的腿抬得更高，
旋转的速度更快，控制身体的能力更强，这无疑是
舞蹈教育的显著成就，但却在不觉中陷入了舞蹈

“杂技化”的旋涡。综观舞蹈比赛，把腿掰至200度以上的演员随处
可见，旋转的速度与数量更是屡创新高，这种超极限的动作让人产
生置身于杂技竞技场的错觉。就舞蹈创作来说，这种炫技与舞蹈作
品本身的审美价值统一于何处？这种超极限的表现形式真的是出
于舞者表现情感的冲动吗？不论答案如何，有一点变化是肯定的，
就是这种技巧的罗列与叠加，势必会将欣赏者的视线由作品意象的
表达转到动作的表现手段上来。换言之，当代舞蹈作品中形式的华
丽远超过内容的表现需要。然而，比较杂技表演却开始更注重情感
因素与戏剧情感的融入，着眼于思想意义和戏剧结构的灌输。以致
近年来出现许多精彩的杂技秀和杂技剧，大有杂技舞蹈化之趋势。
设想若舞蹈继续一味地追求挑战身体极限，置舞蹈的审美特点、思
想意义于不顾，恐杂技与舞蹈合流之日就不远了。观众欣赏视角的
变化也是形成舞蹈“杂技化”的原因之一。每到演员在台上腾跳、翻
转甚至炫技之时，台下定是掌声如雷、叫好不断。这种共鸣是编者
在原初创作中希望收获的，却因炫技而代之获得，使得这种杂技式
舞蹈愈演愈烈。

改观这一现状的首要任务便是要梳理中国舞蹈创作的脉络，而
加强理论与实践的同步性又是重中之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与发展虽为一门新兴学科，但已初见成效，也引起社会上的广泛
关注。大批学者致力于田野考察，力图探究各民族未被开掘的原
初文化，以此弘扬中国特色文化。中国的原初文化似一颗种子，
将这种子植根于当今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才是文化传承的真正意
义。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还在于：就舞蹈领域而言，当理论
有所进展之时，若实践中的舞者依旧守着已成体系的舞蹈模式固
步自封，势必产生理论与实践的断层，这种断层经日积月累将会
成为无法跨越之鸿沟。反之，实践自然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若无
实践作为理论研究的归宿，理论研究不仅会毫无意义，甚至会走
入歧途。

其次，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切入点应是舞蹈教育体系的
更新。“学院派”向来是学术界较为敏感的话题之一，但不可否认

“学院派”在推动舞蹈的发展、培养优秀人才方面的卓著功勋。这
种已成规模的舞蹈传承方式在舞蹈基础人才的培养和舞蹈作品的
创作中仍占有主流地位。因此，传承与发展中国特色的舞蹈创作
与表演风格，必须首先从“学院派”舞蹈教育体系入手。民间文
化的开掘与舞蹈教育体系的更新正是中国舞蹈向深度与广度发展
的集中体现。在已成模式的舞蹈训练与教学体系中，同步灌输理
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以探求中国舞蹈的本源发展，将成为理论研
究工作之动力，舞蹈发展之依托，进而真正理清中国舞蹈创作风
格的脉络。

近日，梅葆玖、杜近芳、李世济、乌兰、
热合曼·阿布都拉、夏侯文、次旦多吉等京
剧、雕漆技艺、制瓷技艺门类的60位非遗
传承人，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接受了由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颁发的“中
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薪传奖”。

“薪传奖”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机构面向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地
区，为表彰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作

出杰出贡献的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传承人，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
而设立的专业奖项。“薪传奖”获奖人选
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推荐或专家提名，并经主办
单位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著名专
家评审确定。“薪传奖”每年评选一次，获
奖者可获得由主办方颁发的证书、奖杯

及奖金。
在第7个“文化遗产日”来临之际设

立“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薪传
奖”，对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杰出传承人
进行表彰，对逐步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保护的社会激励机制，探索符合非
物质文化遗产自身规律的保护方式，激
发非物质文化遗产薪火相传的内在动力
具有重要意义。 （任晶晶）

看了江西省鹰潭市艺术团演出的现代
畲歌戏《七彩畲乡》感到十分欣喜。这是一
部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都很鲜
明、生活气息十分浓郁的作品。作品所反映
的生活内容和某些人物关系使人想起当年
的豫剧《朝阳沟》；但时代变了，地域变了，
在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畲族人民今天崭新
的生活。

《朝阳沟》里的拴保和银环是怀着建设
新农村的理想回到家乡和下乡的，但他们
首先要接受“再教育”。《七彩畲乡》的主人
公兰山和俏妹回到乡村也要向乡亲们学
习，但时代已经赋予了他们更高的使命，兰
山是“大学生村官”，要为建设家乡作出更
大的贡献。据创作者介绍，兰山是有生活原
型的。生活中那位畲族青年从中央民族学
院毕业，填写的志愿是三个字：“回家乡”。
回乡后，他和村里群众一起，彻底改变了畲
乡的面貌。剧中的兰山在与恋人俏妹谈起
家乡的未来时充满豪情，从他的身上我们
看到畲族新一代青年的理想和情怀。

俏妹和《朝阳沟》里的银环一样，因为
妈妈反对她留在畲乡不得不离开，但有犹
豫彷徨，“一边是娘，一边是郎；一边挂肚，
一边牵肠；情也难舍，恩也难忘；去也心痛，
留也心伤”。但她有更强的自主精神，她主

观上是愿意与兰山一起建设畲乡的，一旦
做通了妈妈的思想工作，就义无反顾地留
在畲乡。扮演兰山的芦旭军和扮演俏妹的
刘若熙都很好地表现出了这两个新时代青
年的昂扬精神。

俏妹的妈妈苗妈和老村长也与《朝阳
沟》里的银环妈和老支书不同，老村长热情
地对待“大学生村官”，有很强的环保意识，
对畲乡的变化充满自豪。这是一位新时代
少数民族基层干部的典型形象。而苗妈不
愿女儿留在畲乡，主要是因为过去的经历
在思想上留下的伤痕。当她亲自看到了畲
乡的新变化，就爽快地同意女儿留下。特别
是这两位老人曾经在网上相识，见面后很
快互相产生好感，这不仅增加了作品的喜
剧性，而且也是对时代色彩的点染。

《七彩畲乡》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它的时
代特色与民族特色的结合。对于畲族，我过
去知道的不多。只从文献上看到，它与其他
少数民族一样，也是能歌善舞的。但在旧社
会，歌是伴着苦难而生的。“生得喉咙要唱
歌，苦头苦脸日难过。无衣无食歌当饭，赢
得老爷吃燕窝。”（《民间歌律》）但在《七彩
畲乡》中我们听到、看到的却是全新的歌和
舞。它的情歌是那么热烈奔放，它的赞歌是
那么真挚明快。“莫嫌山歌音轻轻，轻轻山

歌悠悠情。”（《畲族情歌》）这是畲族的传
统，而今他们又赋予了情歌新的时代内容。
兰山对歌时唱的：“畲乡草坪冬日暖，畲乡
樟林夏天凉”，“畲乡翠竹叶最绿，畲乡山茶
花最香”，则把爱情融于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中。苗妈来到畲乡，正逢畲族三月三乌饭
节，苗妈不由自主地被裹到歌舞的人群中，

“既来畲乡即同乡”，畲族人的热情好客和
欢乐的节日气氛具有极大的感染力量。从
戏剧情节说，这是苗妈转变的客观环境。

王国维说戏曲是“以歌舞演故事”，主
体应是“故事”，歌剧、舞剧可以说是通过故
事欣赏歌舞；《七彩畲乡》则是歌舞与故事

并重的民族风情剧。它的歌舞不仅是故事
的载体，其本身也具有浓厚的生活内容。创
作者在对歌、迎亲等场景中安排了一段段
美丽的歌舞，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轻快别
致的舞步、睿智俏皮的歌词、轻松活泼的音
乐，着实让人赏心悦目。畲族人民喜欢它，
因为这是自己民族的艺术；外边的人同样
喜欢它，从作品中我们看到了畲族人民的
新生活。畲族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生活在
日新月异的变化中；而他们又有自己的特
色——如同龙虎山的风景一样引人向往。
创作者立足于表现民族特点，有继承有创
新，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相得益彰。

好戏是有它自身的品格和使命的；
好戏不是宣传包装出来的；
好戏不是靠炒明星炒出来的；
好戏不是评奖评出来的。
好戏之所以是好戏不是靠吹、靠捧、靠戏剧之外的东西

成其为好戏的。
好戏只能靠自身本体成为好戏，是因为本身的杰出。

《茶馆》《雷雨》没有获得任何戏剧奖，但是经典，是一个
标杆、一个高度、一个尺子。《红楼梦》是好小说，无论时事如
何变幻，还是好小说。真金会自身发光，是不用解释、不用说
明的。一般的戏，不管获多少奖，多么大的包装，多少热捧，
也变不成好戏，更变不成经典。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仿佛好戏是靠宣传和评奖产生出来
的，是靠戏剧之外的东西来制造和打造出来的，功夫仿佛在
诗外。其实好戏是自有它的品格和使命的，是创作者自身的
水平和境界所决定的。

《红楼梦》是品格的标杆，承担文化使命。《茶馆》《雷雨》
是戏剧的标杆，话剧艺术的双子座。真正的艺术作品的品格
和使命，不能赋予，只能自然产生。好戏是无法计划产生的，
是不能够复制和克隆的。任何外在硬加的艺术作品的品格
和使命，只能使戏剧成为宣传品，所具有宣传色彩的戏剧都
是具有特定时间性的。实用主义的戏剧会使戏剧的品格和
使命很短暂，不具有永久的生命力。

艺术作品真正的使命不能赋予，只会是内发的，不是外
加的。一切作品的品格和使命，应该让作品本身来决定、来
说话、来发光，因为金子是会永远发光的。一个时代的作品
总会有一个时代的品格和使命，而真正金子般的作品是可
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忽然想到自己是人艺人已经很久了，同时觉得自己不
过是人艺的一位过客，青年时来了，老年了就去了。1987
年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来到北京人艺，从 27岁到
52岁，在剧院工作已有25个年头了。说来惭愧，从1994
年担任人艺副院长，至今也有 18年了。回头检查一下这
些年的成绩单，我导演的 38部戏是实实在在的，除此之
外，自己还是努力去为人艺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25
年弹指一挥间，我很欣赏毛泽东的一句话：“一切反动派

都是纸老虎”，我又极欣赏邓小平的一句话：“发展才是硬
道理”。其中“纸老虎”和“硬道理”几个字给我的印象
和影响是很深的，有大智慧、大道理，是大方针。有人对
我说：什么都可能是假的，但戏绝对是真的。小说家张恨
水晚年在困境中曾有一句名言：“书在，就会说话”，换个
字，就是“戏在，就会说话”。

我相信作品本身的力量，好作品是打不倒的。剧院最
终的结果就是靠戏、靠作品说话。我相信，在人艺戏比天
大，“戏好，人就在”的道理是十分明显实在的。2012年
我 52 岁，再过 8 年 60 岁退休，时间表已经排到了 2020
年。如果一切正常的话，我还可以为人艺导演 12 部话
剧，这样我在人艺服务33年的时间、导演50部戏，这样
的一个成绩，该心满意足了。我真正做到了“不着急、不
分心、不后悔”的三不原则。至于作品的高下好坏，则由
时间和观众来评说，我只要安心快乐的排戏就行了。正如
50岁时我的一首自题诗：“吾辈一生只懂戏，万般与俺无
关系，不图虚名不贪钱，把戏排好便可以。”人艺是一个可

以让人实现激情和梦想的地方。
我在中戏学习导演5年，在人艺做职业导演33年，总共

将为话剧贡献38年的时光。一个人一生可以干自己喜欢的
事，又能通过干喜欢的事养家糊口，应该是知足知止了，值
了。能一辈子在人艺当导演我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我自
信观众会记住我的作品。我曾说：导演应该活在作品里，作
品应该活在观众的心里，人心是最好的剧场。还是那句老
话：“拉开大幕是真的！”郭启宏先生有句谈创作的话：“干前
不想说，干完不愿说”，我很喜欢。

人生最重要的是：做你自己，坚守你自己。守住你的艺
术理想和精神，毫不动摇地走自己的路。对人艺我想用弘一
法师的一句话来表达：“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不知为什么，很久以来我老有一种“人在，阵地在”
的情结和精神。思想深处总存在为人艺尽忠的思想和情
感，想做人艺这块艺术高地的守望者。而继承人艺风格，
发扬人艺精神，是我坚守的核心所在。艺术创作上，我坚
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坚持人艺风格；二是坚持现实主
义。这是创作原则上的大问题，毫不含糊。人艺风格就是
人艺戏剧之根，守住人艺风格，就是守住人艺戏剧之根；
根是不能断的，断了就没了，就完了，找不回来了。传承
是生命得以繁衍的关键，是文化的命脉所在，是需要薪火相
传的。我们要在继承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创新，在创新中
求存在，在存在中求永远……

北京人艺现实主义的大旗是不会倒的，任何对她的诋
毁都是徒劳可笑的。人艺自身的强大生命力和永久价值，
将使一切尘埃荡去，如石不动。大浪淘沙，时间和历史会
作出公正的裁判：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什么是好
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我相信作品本身的力量。作品才是最硬的说明和证明，
任何戏外的东西都是多余的。走进人艺博物馆，岁月如歌，
剧院最后留下的只有艺术和艺术家们……

还是一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人艺
60周年之际，我想说：“人在，阵地在”。我守定了。

我很喜欢《我们的荆轲》剧中最后的台词：“我们历
史上见!”

□任 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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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花鸟
——看张静伯的画

□郎绍君
歌剧《运河谣》
追求艺术性与
大众性的结合

60位非遗传承人获“薪传奖”

歌舞与故事并重的民族风情剧歌舞与故事并重的民族风情剧
——喜看畲歌戏《七彩畲乡》 □安 葵


